Dear all
大家還好嗎？這一期的故事是在我出發回國的前一天開始寫的，從英國寫到荷蘭，再寫到台灣，看了一下，字數還不少，所以可以分次看，不用一次急著把它看完，裡面勁爆的事還真不少，因為我最近的生活充滿各種挑戰與驚喜，好像演電視劇一樣，劇情高潮迭起，但願未來也精采可期。

我的Upgrade 口試

首先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就在昨天（11月21日），我通過了upgrade口試。什麼是upgrade呢？我入學時註冊的身分是Mphil (研究型碩士)，一年後，需要通過upgrade (系上規定是，還包括presentation, 上兩個module的課，交兩篇6000字作業)，才能正式成為Ph.D學生。所以說，昨天開始，我已經是Ph.D學生了，這看起來似乎也沒什麼值得好高興的，我都是已經是Ph.D了，混了一年多之後，現在才成為Ph.D學生，不過，對我而言，什麼身份並沒什麼差別，就是按照程序走，把該做的事做完，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寫我的論文，做我的研究，把upgrade當作是一種挑戰也無妨，至少這還是第一次被用英文口試。

不知道該如何形容我的Upgrade viva，和別人比起來，我過得很輕鬆，一般是一個小時時間，有的甚至更久，可是我的半小時就解決了。之前從沒有過這樣的經驗，本來想說，口試前要不要先過去幫老師倒茶，結果去的時候，一位老師已經幫我把暖氣帶進去打開開關，叫我先去common room休息一下，倒了杯茶水給我，並囑附我不用太緊張。進去會議室後不久，兩位口試委員就對我說，我的paper寫得非常好，發展的進度也不錯，架構ok，題目很有深度，也具挑戰性，當他們說完這些話，我就知道我過了，接下來只要回答他們提的問題就可以了。我說不知該如何形容整個過程是因為它一點都不有趣，我本來期待會有一些關於思考的debate，之前也一直朝這個方向準備，可是並沒被問到類似的問題。其中一位examiner一直圍繞著一個問題打轉，那就是為何我要選擇Foucault? (Why Foucault?)，為何不考慮其他人？主要原因是他很討厭Foucault，覺得他是一個madness, 我猜大概是因為Foucault的私生活不太檢點吧！可是我研究的是他的思想，他的私生活與我何干？一直針對這個問題很無聊，我實在很想反問他，Why not Foucault? 另一位examiner就對我非常好，好幾次試圖幫我解圍，轉移這個話題，說一些很鼓勵的話，然後問我將來要如何發展論文等一些很好回答的問題，之後他們覺得這樣的paper升上PhD沒有問題，也沒什麼必要再問下去，只是問我為什麼沒附上論文完成歷程的時間表（Paul從沒要求我要寫時間表，其實我也覺得也這個必要，自己知道如何安排時間就夠了，有時間表也未必代表能如期完成），然後我們就解散了，這就是我第一次的口試經驗，感覺什麼都還沒發生，就結束了。
又要再次出國留學了

接下來，要告訴大家另一個好消息，就在upgrade的前一天，我接到一封e-mail，通知我中奬了！中什麼奬？是樂透嗎？不是。如果你有留意，還記得上一集的留學故事我有提到正在進行一個大的旅遊計畫嗎？是的，我將可以從我們學校University of Sheffield得到一筆奬學金去比利時三個月。這件事說來話長，今年八月，我參加了旅行社的歐洲七月遊，回來英國之後跟Paul說，歐洲很好玩，可是很可惜，天數太短，玩得不過癮，好想再出去，我向他提起，想申請學校的Excellent Exchange Scheme (是學校的優秀學生交換方案，研究生可以申請此奬學金，到英國以外地區做短期研究或技能的學習，前提是要與論文的研究相關。之前我的朋友Patrick先生和德朵夫人夫婦申請到這個奬學金到德國三個月，有這個成功的例子，讓我也想試著申請看看)，我請Paul幫我想看看，有什麼地方適合讓我出去玩的。他想了一想，說，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有一位Jan Masschelein教授，他帶著學生做Foucault的研究做得很不錯，我可以過去加入他們的seminar或研討之類的學術活動，也可以有些私下的討論、對話。對我而言，那裡說的雖然是荷語，但英文用得很普遍，語言上應不致於有問題。說好之後，他就幫我寫e-mail問對方是否願意讓我過去，我們得到的回信是很歡迎，Jan說那裡也常有一些國外的研究生或學者過去參與他們的研討，我去的時候他們會和我說英文，他也很樂意協助幫忙辦理我過去短期研究的一項事項，於是，取得同意後，我就著手填寫表格，進行申請協序。
這裡還有一段小插曲，奬學金的預算需要由本人自行填寫，主要是來回的交通費、住宿和食物。因為我在英國生活過得很節檢，食物我一天只寫3磅5，對我來說其實是夠了，但後來我請在荷蘭的靜子同學幫我問她比利時的同事基本生活費大約需要多少，問了之後，發覺我的預算真的寫得太少了，離他們認為的基本消費還差好遠，其實不需要這麼客氣，再怎樣也要多灌一點水，應付其他突如其來的開銷。考慮幾天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跑去graduate research office，跟他們說我想把我已交出去的表格拿回來，重新寫預算。承辦的先生是一位好人，當我跟他說我的預算可能不夠，他就試著幫我一起估算，後來的定案是，他幫我寫食物一天十磅(他們覺得十磅正常，可見我真的很省)，宿舍價格我們換成估最貴的Studio, 就這樣交出去了，我好高興，突然多了好多錢。結果我拿到的錢就如我們所估的，一毛也沒少，好感謝他和靜子同學。也要感謝Paul提供的機會和強而有力的support statement。很期待這趟旅行，真好，我又要再一次出國留學了，魯汶（Leuven）是歐洲著名的古大學之一，有很深的哲學研究基礎，我做的是歐陸哲學，這是很好的機會去見識他們的學術環境，感染他們的學術氣息。而且根據Paul對他們的了解，他會推薦我過去，是覺得那裡是一個很友善、支持的學習環境，也順便有機會訓練和其他學者溝通、討論學術的能力與自信（當然，也包含social的能力，這方面Paul是個人翹楚，耳濡目染之下，這一年來我也進步不少。）我預計過去的時間是明年四月到六月，本來還想去久一點，但怕出去玩得太久，影響論文進度，無法三年如期畢業，這樣就不太好，和Paul討論之後，這三個月是很適合的時間，為什麼呢？這又要談到我明年的一個大變動了。
我要轉學了

在一番考慮之下，我決定，明年要轉學換學校了，夠shock了吧？為什麼呢？每次我都開玩笑說我表現不好，所以要被學校踢出去。事情的經過其實是這樣的，在一次meeting，Paul突然很嚴肅的跟我說，我要告訴妳一件事，希望妳聽了之後不會太訝異，我從未感受他用那種口吻說話過，好像有不好的事即將發生，讓我覺得不安，接著他說：「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一個新工作，明年四月將會離開這裡。」天啊！還真是一個頗嚇人的消息，他要換學校了，那我準備怎麼辦？
英國博士班是師徒制的學習方式，修課時間不是很多（不過這也看各系的規定），主要是跟著supervisor做獨立研究，所以supervisor的角色和功能十分重要，有的學生會有兩個supervisors，但我只有Paul一個，他如果要走，我就得做抉擇，選擇留在Sheffield換另一位supervisor，或是跟著他過去新學校。基本上，我並不想換老師，無論如何，我很難再找到一個像他那麼好的supervisor了，而且換老師的風險很大，如果新supervisor不喜歡我的研究方向，那許多過去已經完成的部分得重來，畢業時間又得拖長，非常不利。他要去的學校是Io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台灣翻譯成倫敦大學教育學院)，以教育領域而言，它的學術表現相當出色，也是英國教育哲學的重鎮，那裡主要以分析哲學為主。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明年我將轉學過去，Paul四月份先過去，由於我已交了一年學費，明年九月才過去（也或許七八月），所以四到六月去比利時是很恰當的時間。

這樣的決定並非全無顧慮，原因有二：第一是要開始跟自己的錢過不去，倫敦物價超高，光一個宿舍的小房間一個月就要台幣三萬元左右，生活花費十分驚人，若真不幸要再留到第四年，公費也沒有了，可能要舉債度日了（或許這也是逼使我要趕快完成論文的理由）。第二個原因是我已經在Sheffield住一段時間了，許多朋友都在Sheffield，平心而論，我喜歡這個地方甚於倫敦，這裡號稱是英格蘭最安全的城市，退休的人最想居住的城市，也是最綠的城市（在此城市中，公園綠地約五十個左右，從我住的地方到辦公室，沿路就可經過兩個美麗的公園，走路是件很享受的事），重要的是，不管是學校裡的職員、老師，或外面的人，我在這裡遇到的人都很友善，當我遇到困難他們都很樂意支持、協助，這種感覺是在台灣沒有的；況且Sheffield旁邊還有一個美麗的國家公園Peak District，讀書讀累了，三不五十可以坐車去那裡健行，看看如畫般廣大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和美麗的鄉間小屋，要我離開這個城市，還真是不捨。倫敦是個繁華的大都市，明年的生活將會有很大的不同，往好的方面看，可以過去經歷IoE不同的學術環境，認識不同的同學、不同的老師，參加不同的seminar，或許也是值得的經驗。畢業出國留學一趟，能像我一樣有讀三所學校經歷的人也不多見（若連魯汶一起算的話），而且都是很好的學校，也算值回票價了。
第一次發表的經驗

兩週前，我在系上的Ph.D學生seminar做一次個人發表，這是compulsory的，三十分鐘個人發表，三十分鐘底下的人提問。這是一個大挑戰，雖然發表論文對我來說並非第一次，但用英文發表還是第一次，時間不算短，一個人得撐完一個小時，而且講的又是哲學的東西，中文都不好說了，還得用英文講，所以我是花很多時間，戰戰競競地在準備。為了方便報告，我做了powerpoint，說明我的學術背景、研究動機、如何進行我的博士論文，最後提到Foucault Power/Knowledge的一些概念，我對它的想法和對課程理論的批判，因為聽眾對於Foucault的思想之前並未接觸過，所以我舉一些日常生活例子和教學經驗的說明，連英國電視節目Big Brother都搬出來用了。在和housemates聊天時，我提到自己對於發表的緊張和擔心，他們真是好人，建議我在正式發表前可以講給他們聽，事前練習過會好很多，於是，就在發表的前兩天，我們家舉行了一個house meeting，全部的人聚集起來在客廳聽我半個小時的發表，我的同學Laurette幫我操作Powerpoint。這次練習我覺得講得還蠻順的（因為我自己都反複練習好幾次了），我的housemate們覺得我說得很好、很清楚，叫我不用太擔心語言的問題，他們聽得很明白，我說我很緊張．但他們覺得看不出來，之後大家再給我一些小小的建議，結束了這次的rehearsal。
正式發表那天，心情是忐忑不安的，那天的身體況且也很不好，很幸運地遇到一個月來身體最虛弱的一天，還好，因為有練習過，過程說得很順，發表時也忘了緊張這回事，Laurette和我也很有默契，上一次在家裡，換投影片時，要一直跟她說next，這一天完全不用，她都很清楚何時該換下一張，我的時間也掌握得不錯，準時結束，我感覺到台下的人都很專心傾聽，很有反應，發表時我也儘量眼神隨時注意台下的人，和他們互動，而非只是照稿子唸。後半小時的問題，都算很普通的問題，不是很難回答，有時我聽不太懂問題，主持的老師和Laurette會幫我解釋和說明（我這一年多來語言進步很多，但聽力還需要再努力，有時遇到不同的口音、無預期的表達內容，還是會聽不懂楞在那裡），一個小時就這樣結束了。事後我得到的回饋都是很正向的，同學們和主持人的反應是：I enjoy your presentation, well-done, I am very impressed，他們覺得我的發表讓他們有些思考上的撞擊，表達的方式也很有自信，我自己也覺得很滿意啦！很高興把這件工作做得很好，而且知道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
另外要說的是，我在英國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要有自信。在國內沒有感覺，出去國外才覺得，我們這些亞洲國家去的學生，普遍說話都不太有自信（當然也有例外，但那些例外通常都是在國外待過一段時間，已經習慣西方文化的人），當然不能否認語言障礙是一個因素，但當語言不再有困難時，情況也未必有所改變，每次看到英國、美國、或許多歐洲其他地區的人，他們說話的表達方式，和對自己的想法、做法就是超有自信，那種自信是自然而然散發出來的，是一種不退縮、不吝於表達、不吝於展現自我的態度（國內的情況是，通常男性說話是比女性有自信，但很多時候，那種自信是感覺自己在某方面的表現比別人好，或比其他人強勢、擁有更多power下所表現出的自信，我覺得那是屬於透過相互比較、比較壓制性的自信，並不是很成熟的態度，和我這裡所談的是不一樣的自信）。為什麼他們比較有自信？而我們就不是如此？我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家裡的Olivia對舞蹈和歌唱很有興趣，我們常會聚在一起看電視上的舞蹈和歌唱比賽的節目，我跟她們說，在節目中我感受到文化的差異性，在什麼方面呢？不管參賽者的表現如何，他們的評審，給的評語都是正向多於負面的，鼓勵多於批評，例如像：I love it! Amazing! You are so great! Wonderful! 不只是評審，我發覺我們家housemates在看電視，這類的話也很容易脫口而出；可是反觀國內類似像歌唱比賽的節目，評審給的比較多的是缺點和批評。電視節目是文化的一個縮影，我相信，在學校或家裡，他們的老師、家長也是不吝於鼓勵小孩的。

有一次我和Vanya在市中心的Winter Garden意外地看到一群國小學生為了慶祝耶誕的歌唱和樂器表演，表演當中，有幾個小孩出錯，迫使全部人必須停止，整首歌得重來一次，孩子覺得很不好意思，這如果在國內，老師一定覺得丟臉死了，回去會大罵小孩一頓，可是我看到他們老師的表情是很包容的笑一笑，更令人激賞的是，底下觀眾為了鼓勵這群小孩，反而對他們報以更熱烈的掌聲，鼓勵他們再試試看，當第二次成功時，孩子們得到的是震天的喝采。將這些事聯結起來，我可以有所體會，會何他們的孩子長大後比較有自信，因為在成長過成中，得到許多積極正向的鼓勵。反觀我們的成長環境，老師是用高標準來看每個小孩（很遺憾！我反省自己過去當老師時也是如此），所以告訴小孩的多是你哪裡做得不夠好，需要再加強，鼓勵反而不多，而且給得很保守，怕小孩會志得意滿，所以當我們長大面對事情時，總是缺乏自信，深怕自己哪裡做不好，需要藉助比較，覺得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強，才會有自信；若自己不如人，就顯得挫折與自卑，個人的特質與主體性在這樣的心態上很難建立。
回顧我在英國的學習經驗，雖然我讀的東西很難（我剛開始總覺得是自己語言不好的問題，但很來發覺，不只是語言而已，那些很抽象的哲學概念，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也未必容易），但我的學習過程是很快樂的。因為我是在一個充滿支持與鼓勵的環境下學習，我的語言有困難是個事實，尤其剛到英國的時候，自己老是覺得挫折，聽不懂別人的話和說錯話是很平常的事，但我遇到的老師和同學對我語言的困難是很鼓勵、包容的，他們可以理解我的困難，比如對話時會講得比較慢，或試著猜我的意思，幫我說出我所想要表達卻說不出來的話，而不是表現出不耐煩，一付：「妳的英文怎麼這麼爛！」的那種態度。例如我家裡的英文老師Vanya就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鼓勵我：「嘉陵，我覺得妳的英文又進步了！」或是說像：「妳可以的，不用擔心，沒有問題的」之類的話。我的supervisor也是如此，我們都覺得和其他英國人比起來，他是很會跟英語不好的人溝通的，也比其他人更會猜到我們所要表達的，或以我們能理解的方式來說話，這大概跟他去過中國半年，每年都會去日本的經歷有關，比較清楚東方人的語言困難和思維模式。他很包容我不太好的speaking 和listening，從不會嫌我英文不好，他知道我很介意，對我的進步總是給予鼓勵（不只是英文，還有學習上的進步），希望我能多一點自信。對於我想要做的事，他也都站在支持、協助的立場，鼓勵我嘗試、朝自己的理想和目標邁進，比馬龍效應真的很管用，久而久之，我真的變得更有自信了，自己的心理建設也做得比較好，以前說錯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現在都笑一笑就算了，我都會告訴自己，反正英文又不是我的母語！英文不好也不代表我比較笨！我只是需要時間而已！重點還是要常出去跟人家聊天，不斷練習，而不是躲在房間裡不敢說話；之前覺得困難、遙不可及的事，現在也都敢一一去嘗試，所以出國讀書，不只要解決學習領域本身的問題而已，面對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環境所造成的衝撃，還得做好心理上的調適，挑戰自己的弱點，這不容易，但也是難得的成長機會。
我的新housemates

經過這幾個月的相處，我發覺我很lucky，housemates都是一些不錯的人，有些人即使住在一起，但關係形同陌生人，只是偶而寒暄一番，但我們家的housemates是真的像家人、朋友一樣，彼此相互關心、相互照應。之前選擇和他們住只是單純地想讓英文進步，除了我同學Laurette (她來自中南美洲間的小島千里達)和另一個泰國美眉Panithan外，其他都是英國人，但Laurette從小到大都說英文，Panithan的高中是在美國讀的，大學和現在的master則在英國唸，自然而然地，可以想見，家裡英文最破的就是我，當然，進步最多的也是我，因為他們都不太需要再進步了。
我們家有很好的英文學習環境，中文是完全不通的，只有英文能通，而且還是速度很快、口音不同的英文，至少我現在聽力變得比較好了（他們彼此之間的談話，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聽懂，但至少聽得懂的比例增加了，他們跟我說話感覺我聽不懂時，也會把速度放慢），也不再害怕跟英國人說話（大部分國際學生說話的對象還是國際學生比較多，畢竟語言、文化還是有隔閡）。Jools（照片左２）是家裡的大姐大，她已經四十多歲，兒子女兒都接近成年了，她是社會系的博士生，做犯罪學的研究，也在其他大學兼課，她的求學歷程很坎坷，Sheffield是她的第二所學校，現在的supervisor是第四任，她的博士生涯也已經是第六年了（這樣比起來，我的轉學只算小case而已），她是一位很熱心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在發落，幫了我們這些搞不清楚狀況的外國學生不少忙，我們的困難她都會幫忙解決，有時還會煮東西給我們吃。她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常和Laurette一搭一唱地耍嘴皮子。Laurette（後面的那位黑人女生）是我同學，她也是屬於大姐型性格的人，其他人有什麼事她也是會主動跳出來幫忙協助，她是我在相處上需要最多調適的人，因為她說話異常快速，口音又特別，我常聽不懂（連英國小帥哥Patrict也說他有時也聽不懂），她的個性是充滿自信、熱情奔放的那種，例如看電視時當會聽到她很興奮而狂叫的聲音，這跟我害羞、內斂的個性簡直是對比，說話表達的方式也截然地不同，不過，相處久了，我漸漸地能去欣賞她的這種特質，why not？這世界本來就有很多跟我不一樣的人，所以現在看電視時我也會跟著她狂叫，還挺有趣的，反正家裡沒人會介意。Olivia（右１）是社工系的master學生，她的心地很好，適合這樣的工作，她對語言很有興趣，暑假剛去香港教三個月的英文回來，她會教我說英文，除此之外，她也是我的法文老師，還記得我在學法文嗎？我都跟她哭訴，法文好難學（我覺得哲學而言對我比法文還容易一點，也或許是法文班上同學的程度都很好，大部分都是講英文或西班牙文的，而我對法文從沒接觸過，又是用第二外語在學第三外語），她都會主動問我這禮拜學了什麼，需不需要她幫忙教我什麼，她的法文很好，大學主修法國文學的，所以可以給我許多協助。Panithan（左３）和Patrick（左１）同樣是唸法律的master，但主修領域不同，Panithan的個性很迷糊，時常忘東忘西，這種人通常也是沒有心機，很好相處的，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食量大，常常叫肚子餓，一天要吃好幾餐，因此老是被我們取笑。Patrick跟我們比較少有機會聊天，因為他住頂樓，自己有廚房（我們其他人幾乎每天吃飯煮飯時都會聊天），但他會參與我們House的活動（我們的social events還真不少），也常下來和我們看電視，所以彼此之間不會陌生，他人也蠻好相處的，雖然看起來成熟，但年紀很小，和Jools的小孩差不多大，所以Jools很照顧他，也常開他玩笑。好可惜，他們十二月初要在house開一個盛大的耶誕Party，我就不能參加了，不過，在我回台灣前一個禮拜，他們已經為我辦了一個house party，你們看到的這張照片就是那時候拍的。
我人已經回到台灣了，還在適應環境、調整時差當中，坐飛機的疲勞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這次預計停留一個月左右，主要是回來治療牙齒和吃好吃的食物，雖是holiday，回來也還是有一份回家作業要做，這次是要試著寫文章投稿，又是另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若是要與聯絡，可以播電話（07）3343202 或我的專線（07）3355114

這段期間我會使用這個手機號碼：0937503565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wishes.

嘉陵  2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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